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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节”活动在南开大学启动。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院长冯远征受邀出席，为现场师生带来了

一堂戏剧课，并分享了自己的戏剧人生。

机遇总是留给

愿意寻找的人

冯远征的少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父
亲带着全家人下放到军粮城，艰苦的日子，给
冯远征留下深刻记忆：“那时冬天要烧煤取暖，
用土灶做饭。下放人员子女集中上课，五个年
级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老师先给一年级的
学生讲课、留作业，再给下一个年级的学生
讲。我一边写作业，一边听高年级的课，不知
不觉也学会了。”

干农活，是他的“课外作业”。割稻子、插
秧、种黄瓜、搭菜棚，他样样拿得起来。2014
年，他出演电视剧《老农民》，剧组要求演员到
农村学种庄稼，他摆摆手说：“不去了，我都
会。”别人以为他耍大牌，直到开机后，他拿起
锄头下地，连当地农民都说他是个庄稼把式，
大家这才知道，冯远征真会种地。“所以，人生
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段都要细细体验。”冯远征
笑着说。

上高三时，跳伞队来学校选拔运动员。同
学们都准备考大学，没人想去跳伞，冯远征是
班干部，班主任老师让他带头。测试很简单，
就是折返跑、蛙跳、平衡能力等，冯远征觉得，
既然来了就要努力做，结果还真被选中了。咬
牙挺过艰苦的地面训练，他在试跳中体会到快
乐：“第一次成功落地的瞬间，我感觉自己有了
一个梦想——当一名跳伞运动员。”但最终，他
遗憾地止步于专业队选拔阶段，教练说：“你太
瘦了，不适合跳伞。”

梦想破灭，高考也错过了，冯远征成了待
业青年。走出跳伞队大门时，他一路自责：“为
什么我没能让身体再壮一点儿呢？”他身上有
着“60后”的共性——善于自省，但他觉得这不
是内耗，而是后来支撑他走过无数困境的底
色，他习惯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也习惯在问题
里找出路。

冯远征被分配到拉链厂当工人，进厂第一
天就傻眼了，“几间小平房，光线昏暗，耳边充
斥着敲拉链的杂音。所谓生产工具，就是一条
围裙、一副套袖、一把锤子。”理想与现实的落
差让他感到迷茫，而转机也在此时出现——同
事中有几个文艺青年，下班后拉着冯远征去参
加朗诵班。原本冯远征只是凑个热闹，没想到
一下子找到了感觉——他朗诵了一首诗，朗诵
班的老师说：“你很有天赋！”

一年后，冯远征从拉链厂辞职，蹬着一辆
自行车，开始在北京城的各个表演班之间辗
转。老师们对他的评价出奇地一致：“小品构
思巧、即兴反应快，可是……”话锋总在这儿一
转，“冯远征，你怎么长这样儿呢？既没有唐国
强的英俊，也没有朱时茂的硬朗，甚至不像陈
佩斯丑得有特点，你能演什么角色呢？”

尽管屡遭打击，但冯远征并未气馁。1984
年，22岁的他踩着艺术院校招生年龄的上限，
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那时我们这群‘跑班’
的人有个小圈子，大家都觉得我外形太吃亏，
估计初试都过不了。”结果虽不像预想中那般
惨淡，但他还是因“形象一般”被拒之门外。

机遇却在意料之外降临。艺考候场时，他
独特的气质被导演张暖忻看中，认为他正是电
影《青春祭》男主角的不二人选。一纸片约翩
然而至，为了这部戏，冯远征在云南待了整整
七个月。这次“触电”激活了他骨子里的韧劲
儿：“不是有句话叫‘不撞南墙不回头’吗，我把
‘南墙’定在30岁，如果到那时还当不成演员，
我就认命，找个普通工作，踏实过日子。”

1985年，北京人艺学员班招生，冯远征抱
着再试一次的心态走进考场。这一次，他终于
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迈进北京人艺大门的那
一天，我知道，我这颗一直悬着的心，总算落了
地。”冯远征说。

艺术源自现实生活

排戏流程雷打不动

如果说早年的经历为冯远征的人生打下
了地基，那么北京人艺便是为他浇筑艺术骨
骼、注入灵魂的大厦。曹禺的戏剧思想、于是
之的表演学派、焦菊隐的话剧民族化理论……
这些不仅是课堂上的内容，更是血脉的传承。

北京人艺给冯远征上的第一堂课，是“艺
术源于生活”的铁律。上世纪50年代，建院之
初，话剧《龙须沟》为剧院定下基调。当时，老
舍先生根据北京龙须沟改造的故事创作，焦菊
隐先生作为导演，要求所有演员去和当地百姓
同吃同住，甚至让演员拿自己的新衣服换百姓
的旧布衣，只为彻底贴近角色的生活状态。

从那时起，体验生活成了北京人艺排戏前
雷打不动的重要流程，哪怕是《张居正》这样的
历史剧也不例外。“我们专程去湖北荆州张居
正的故乡，听当地人聊他的故事，感受一方水
土养育出的性格；去故宫向讲解员请教，问清
张居正当年出入的区域，想象他推行改革时的
场景；去十三陵访古，寻找历史的气韵。”冯远
征说，北京人艺的演员都知道：脱离生活的表
演就像没有根的树，立不住。

更让冯远征受益的，是焦菊隐开创的话剧
民族化之路。早年排演《蔡文姬》，焦菊隐不仅
巧妙地借用戏曲锣鼓点营造舞台氛围，更请来
昆曲艺术家教授演员们毯子功、走圆场、做云
手。这份严谨代代传承，如今的北京人艺，排
历史剧仍要请民俗专家讲解礼仪细节，邀戏曲
老师指导古装仪态，从文人、武官拱手的区别
到衣带的系法，随处可见传统的影子。

冯远征初学台词时，也曾困惑于为何不直
接套用西方发声法，直到领悟其中深意：“话剧
虽是舶来品，但中文是单音节语言，戏曲、大
鼓、评书的撂地演出早就有让全场听清的智慧
了。”这种扎根传统的探索，凝结成独树一帜的
“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成为一代代北京人艺演
员的底气。

更让冯远征刻骨铭心的，是对“戏比天大”
的亲身感受。2005年的一天下午，他在去剧院

的路上接到哥哥的电话：“爸病危，快来医院
吧。”剧院的规矩是：晚上7点半演出，须提前两
个小时到后台。他咬着牙对哥哥说：“我今晚
有演出，完事马上过去。”

演完戏，冯远征回到后台，没顾上卸妆就
给家里打电话。听到噩耗，他愣在原地。直到
演员吴刚发现他神色不对，关切地询问，冯远
征哽咽着说：“我爸没了。”后台的演员们都围
上来，让他赶紧回去。冯远征这才脱下演出
服，直奔医院。第二天晚上，他依然准时登台。
“在北京人艺，这样的事不是特例。有人

高烧40℃，依然上台演出；有人闹肚子，穿着纸
尿裤也要上台；杨立新在母亲去世的当天晚
上，仍坚持演出直到落幕，坐在化妆间里，他喃
喃说了一句，哎哟，我没有妈了。”冯远征说，演
戏是演员的天职，“你站在舞台上，就要对观众
负责，对角色负责。”

如今，身为北京人艺的院长，冯远征把这
份天职变成了传承的火种。他发起剧本朗读
计划，让年轻演员在研读剧本中读懂角色；排
戏时，他会把自己对“戏比天大”的理解、对角
色的打磨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后辈；遇到年
轻人抱怨缺少机会，他会认真地告诉他们：“别
着急，先在小角色里让我看到你的光芒，更大
的舞台自然会留给你。”

凭借小角色

演出“名场面”

在冯远征看来，演员不应该仅仅演得像，
而要让角色成为传递力量的载体。谈起自己
的成名作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他笑着
回忆：“主人公安嘉和让我成了‘全民公敌’。
那时我进出公共场所都躲躲藏藏，怕挨骂。有
一次被认出来了，在一家小饭馆，一位大姐走
到我身后，拍拍我的肩膀说，别躲了，进来就看
见你了，告诉你，以后可别打老婆了！当时我
就想，这部电视剧成了，这个角色的价值比我
个人的名声重要得多！”

回忆当时剧组选演员，前四位演员都因为
安嘉和这个人物太负面而拒绝。找到冯远征
时，他没有犹豫：“中国影视作品里从没有过这
样的角色，我觉得，他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家庭
暴力的真相。”

但问题来了，家庭暴力该怎么体验生活呢，总
不能也打老婆吧？为了读懂安嘉和，冯远征拨通
了妇联的热线电话：“那个，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打
老婆的事。”工作人员以为他是潜在的“施暴者”，
苦口婆心劝他回头。通过热线电话，他了解到当
时国内家庭暴力问题的状况，也打破了自己过去
对家庭暴力的粗浅认知，了解到原来冷暴力有时
候比打骂更伤人。这些都被他融入表演中。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播出后影响远超预期，

家庭暴力首次被全民热议，甚至推动了相关的法
治建设。有人说冯远征自毁形象，他却觉得值：
“演员不能只演好人，让角色推动社会进步，是演
员最大的价值。”直到现在，还有人叫他安嘉和，他
从没介意过，“这说明观众记住了这个角色，也记
住了‘反家暴’这个主题，这比记住冯远征的名字
更有意义。”

对冯远征而言，演员从无主角、配角之分，哪
怕出场仅有几分钟，他也会用满格的敬畏与细腻
的设计，力争让其在观众心里留下印记。电影《非
诚勿扰》里的角色“建国”便是最好的证明。

当年接演这个角色，他知道这类人物很容易
标签化，于是从造型到台词，都做了精心设计。开
拍前，他跟化妆师提出：“给我的小拇指涂上红色
指甲油。”化妆师不解，觉得这么小的细节拍不
到。他却说：“你放心，我一定让观众看到。”开拍
时，他没有刻意拿腔作调，也没有夸张的肢体动
作，只是加了一句台词：“你看我这双眼皮，韩国剌
的。”顺势用小拇指轻轻点了点眼角。这个看似不
经意的动作，既让红色指甲油自然入镜，又把角色
的特质勾勒得鲜活立体。
“我想让观众相信，生活里真有这样的人。”他

说。正是这开动大脑的思考，让几分钟的戏成了
观众走出影院后还会念叨的“名场面”，冯远征更
凭借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角色获得了大众电影百
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每年年底，冯远征都会静下心，梳理这一年自
己演过的角色，“要是有人告诉我，哪个角色演得
好，下一年我绝不选同类型的角色。我怕重复自
己，更怕对不起观众的期待。”他说自己有“三想”：
梦想是做一名演员，幻想是拿奥斯卡奖，理想，则
是成为于是之那样的艺术家——从生活出发，追
求真实、朴素、含蓄的艺术风格，厌恶虚假和矫揉
造作，调动全部的生活经验、社会知识去塑造内在
充实、性格丰满的人物，永葆艺术创造的热力。

冯远征 戏剧的意义在于打开自我

口述 罗峰 采写 郭晓莹

长期活跃于天津相声茶馆舞台

的罗峰，相声师承魏文亮，快板师承

张志宽，曾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群星奖”金奖、“李润杰杯”全国快板

书大赛金奖等曲艺奖项。相声演员

身份之外，罗峰也是和平文化宫的一

名曲艺干部，多次参加走基层文艺演

出，并在各大院校开展曲艺教学工

作，为推动相声艺术的传承、普及和

发展出了一份力。

生在中国曲艺之乡

只身来津学说相声

我父亲当过兵，转业到黑龙江生
产建设兵团。我出生在宝泉岭，那是
中国曲协命名的“中国曲艺之乡”，曲
艺底蕴深厚。我喜欢相声、快板、二
人转。上小学时，自己照猫画虎地说
过相声，如《反正话》《报菜名》等。上
中学时，我跟业余曲艺爱好者学了快
板。央视《中国文艺》节目播出李润
杰先生、张志宽先生的快板，我被他
们的艺术魅力感染，给节目组写信，
得到了张志宽先生的联系方式。

1997年，我17岁，独自坐了二十
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天津市曲艺
团，向张志宽先生学艺。我的家庭条

件并不富裕，张先生对我疼爱有加，
给我安排住宿，免费学习。我接触到
很多艺术门类，得到李少杰、谢天顺、
赵学义、刘秀梅等老前辈的指点。特
别是魏文亮先生，他给团里几位年轻
演员排练，我借机“偷课”，我们爷儿
俩的感情渐渐加深。

记得有一次，家中有事要我回东
北。张志宽先生问我：“你是坐着回
去，还是躺着回去？”我来时买的硬
座，所以回答：“我坐着回。”张先生对
李少杰老师说：“给孩子买张卧铺票
吧，钱我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
卧铺火车，是我的快板师父张志宽先
生买的票。

我学东西慢，记不住。学快板书
《鲁达除霸》时，有几个动作总做不
对。李少杰老师生气，踹了我一脚。
但这一脚却让我一下子学会了。到
现在，李少杰老师见到我还开玩笑：
“恨我吗？”我说：“感激还不够呢，您
那一脚，让我永远记住哪儿不对了，
每次演到那儿，准错不了！”

那年我报名参加“红旗渠杯”全
国快板书艺术大赛。台下评委席坐
着刘兰芳、张志宽、王印权、孙镇业、
梁厚民等艺术家、名演员。一开始我
特别紧张，全神贯注，唱得挺好。唱
到结尾，可能情绪上有点儿放松，突
然忘词了！虽然很快弥补回来，但也

出了错，我们行话叫“吃栗子”，最后
只得了二等奖。

后来我加入了部队文工团，退伍
以后，常年在小剧场演出，最多一天
演过八场，不断地调整状态，从稚嫩
走向成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
格——火爆、快、劲头儿硬。我在名
流茶馆办过很多次个人相声专场，有
一次办专场演出，一直持续到深夜12
点40分。返场作品都是正段，《同仁
堂》《师傅经》《口吐莲花》等。
天津茶馆剧场的观众不是光为了

听“包袱”，有的作品他们倒背如流，可
是还是爱听，不在乎重复，但必须经
典！我们有一段新作品《双唱快板》，
有一次演出时，台下一个五六岁的小
女孩儿站到桌子上，跟我们一起唱。
观众都看她了。孩子的家长是我们
的老观众，经常带孩子来茶馆。

师父对我言传身教

多种艺术融入相声

我的相声恩师魏文亮先生为人正
直，对待自己的两位师父如同对待父
亲。他一生没有绯闻，与我师娘刘婉
华女士称得上模范夫妻。在他身上，
我学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艺
术上来讲，师父自幼从艺，特别执着，
常创新，不守旧，他的《要条件》《二重
唱》《谁的耳音好》等都是经得起时间
考验的优秀相声作品。

在我内心深处一直认为，魏文亮
先生是一位绅士。他的言谈举止落落
大方，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在衣
着上绝不马虎，永远干净、利索、帅气，
很有品位。这值得我们所有相声演
员学习。我徒弟刘默岩有一次参加
活动，穿着灯笼裤、拖鞋就去了。我
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他，这样的衣着
打扮，无论对主办方还是对观众，都
缺少最起码的尊重。

我的徒弟中，刘默岩、赵烜伟跟
我相处的时间长，我鼓励他们创作，
多写、多演新作品。刘默岩写了《炸
串》《套圈》等几个小段，半夜给我发
过来。我看过之后特别兴奋，跟他边
说边改，一直到凌晨两点。

我的师父魏文亮先生也是这样
对我的。有一次我在小剧场演出，师
父过去看。我演完刚到家，师父的电
话就打了过来，把我的不足和优点都
说了一遍。他说：“我怕忘了，所以马
上就得给你打电话。”

有一次我收徒弟，提前邀请师
父、师娘出席。师父犯难：“徒弟啊，
我那几天安排住院，我谁也没告诉。
不过，你这是大事，师父、师娘必须
到，你甭管了！”当天，师父对大夫说：

“我这不是没什么事吗？我明天出院
吧，我徒弟收徒，我必须得去。如果有
事，他收完徒我再回来！”这八十多岁的
老头儿，精心打扮，和师娘一起出席了
我的收徒仪式。我师娘前几年离世，后
来我才得知，我那次收徒时师娘也查出
了病情，她是带着病痛来的。

除了相声、快板，我也很喜欢鼓
曲。我的鼓板技巧是赵学义老师亲授
的，单弦跟刘秀梅老师学过。学鼓曲本
是为充实相声、快板的表演，但慢慢地
我越来越喜欢，尤其是与刘派京韵大鼓
名家赵桐光先生相识后，我愈发迷恋京
韵大鼓。鼓曲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让
我的舞台表演更加多样化，我的相声中
有以快板为主的作品，也加入了鼓曲唱
段。这三门艺术统称“曲艺”，看似接
近，但大有不同，无论是表演还是舞台
调度，都有差异，各是各味儿，但相声能
把它们“无缝融合”。

我老家东北最受欢迎的曲艺是二
人转，我也非常喜欢。2017年，我第一
次见到二人转表演艺术家闫淑平老师，
我告诉她：“我是您的‘粉丝’，我有您当
年的所有二人转的专辑磁带。”二人转
风格豪迈，台上的表演、走位比较随意，
不拘于条条框框，演员的肢体动作比较
多；而曲艺的规矩很多，也比较文雅，相
声中有文哏，铺平垫稳，鼓曲中很多都
是历史典故和子弟书。我在说相声时
借鉴了二人转的表演风格，也让我得到
了回报——在外地演出，能迅速吸引观
众，让观众眼前一亮。
我也尝试过其他表演形式。前些

年网络热播剧《河神2》的片尾曲《津雄
志》，是由我和喜剧演员张弛合作演唱
的。这首歌植入了京剧和快板，我跟作
曲老师说：“这是给我量身定做的啊！”

我也演过话剧。话剧与相声的不
同点在于：相声表演中，人物需要“跳进

跳出”，演员能跟台下观众交流，时不时
随着观众的反应改变自己的表演；而话
剧必须演谁是谁，不能跳戏，不能和观众
互动，在别的演员说台词的情况下，不能
乱使“相”、使“包袱”、抢戏。因为我有相
声的基础，在话剧演出中能很快进入角
色，体会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演起来可
能就简单一些。

赴边远地区慰问演出

发布短视频传播快乐

我参加过很多次慰问演出，到新疆、
西藏、青海、甘肃，也去慰问过孤老户、残
疾人。记得2013年，我去西藏昌都慰问
演出，那是我第一次到高海拔地区，感觉
胸闷气短，不能快步走，不能剧烈运动，
半夜睡觉憋气，整个人就像在潜水。但
演出还得坚持，深呼吸，慢慢说。有高原
反应的歌手就没那么顺利了，甚至因为
唱高音休克，我们赶紧把演员抬了下来。

曲艺的优势就在于可以入乡随俗。
在新疆，我们演出对口快板，内容是宣传
援疆活动，也是专门为活动创作的。第
一次演完，感觉太正了，没有什么笑料。
第二次演出，我临时编了几句词：“昨天
我们来到县城了，感受到新疆人民的热
情了，新疆的地方太美了，不来看看就后
悔了，我有心买套房子入住了，扎根新疆
落户了。援疆的同志们辛苦了，受累了，
把心全都操碎了，为了援疆工作你们费
心了，尽力了，在这里我们鞠躬向你们致
意了！”结果演出效果非常好，台下掌声
雷动。

短视频对传统艺术的传播也有很大
益处，能展现作品精华。我现在也开了
抖音号，以京韵大鼓、快板书的小切片为
主，其中有几段的播放量还挺高。这也
激励了我不断地更新作品，只要能把观
众逗笑，我也觉得快乐。

热爱变成职业，从艺先学做人

相声是一门融合的艺术

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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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远征访谈
“人民艺术”四个字
始终铭刻在我心里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记者：2025天津戏剧节包含了第三届

天津大学生戏剧节和首届天津中小学校园

戏剧节，天津近年来在戏剧推广中也有一

些新尝试，您如何评价这些传播方式？

冯远征：戏剧教育贯穿小学、中学、大
学，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小学生通过戏剧
学会的是打开自我、勇敢表达，把个性张扬
出来，这比背台词更重要。中学生课本里
有戏剧片段，让他们自己演绎，能帮他们更
深入地理解文本。大学生即将走向社会，
戏剧训练能让他们更好地展示自己，从
语言表达到团队协作，这些能力在生活
里都用得上。我们并不是要把孩子都
培养成演员，而是让他们接触戏剧，感
受戏剧的魅力，得到精神的滋养。
天津有深厚的戏剧底蕴。尤其南

开大学、南开中学，是周恩来总理和曹禺
先生曾经求学、开展戏剧活动的地方。这
里的观众懂戏，也爱戏。当然，我也关注到
天津这两年的一些戏剧创新，比如街头版
《日出》，让更多的人在不经意间“遇见”戏
剧，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记者：从深入人心的演员到北京人艺

的院长，您如何适应这种身份的转换？又

遇到了哪些挑战？

冯远征：我是在北京人艺一步步成长
起来的，对这个剧院有着深厚的感情。我
了解它的历史与传统，也清楚地知道它未
来的发展方向，这份认知和归属感，给了我
接下这份重任的底气。眼下，北京人艺正
处在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我们投入大量
精力培养年轻人，希望十年、二十年之后，
观众仍然愿意为他们走进剧场，像曾经支
持我们那样信任并喜爱他们。
坦白说，我个人的转型并不轻松，刚上

任时，很多行政事务需要独立判断和决策，
压力不小，经常反复思考到深夜，难以入
眠。但我始终提醒自己，既然接下了这份
职责，就必须尽快适应、勇敢担当。我在北
京人艺大半生，“人民艺术”这四个字始终
铭刻在我心里。希望将来退休的那一天，
能坦然地说一声“无愧于心”。

记者：如何平衡原创剧作与经典传承

之间的关系？

冯远征：北京人艺始终将原创视为剧
院发展的核心动力，这些年我们投入了大
量精力推动原创剧本。当前整个话剧界都
面临着优秀原创剧本短缺的挑战，我们要
做的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坚守原创、不断
孵化新作；另一方面深耕经典、激活传统。
在我看来，经典剧目是一个剧院的根基，像
《茶馆》《雷雨》，不仅不能丢，还要一代一代
“活”在舞台上。它们不仅是艺术的传承，
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

记者：您一直强调观众对戏剧的重要

性，那么该如何引导观众的审美呢？

冯远征：演员的情绪需要观众的反馈
来呼应，一部戏的价值需要观众的感知来
完成。北京人艺今天的观众，很多是传辈
儿的，小时候跟着父母来，长大了自己带孩
子来，这种传承是戏剧生态的根基。培养
观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剧院、学校、
社会一起努力。北京人艺会一直做下去，
因为只有观众在，戏剧的生命力才在。

冯远征

著名表演艺术家，1962
年生于北京，现任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院长。代表作有电
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老
农民》，电影《非诚勿扰》，话
剧《风雪夜归人》《张居

正》等。

罗峰

冯远征在南开大学讲戏剧。 记者 姚文生 摄


